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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表明，当我们喝下

一杯水时，水立刻到达肠道，
并被吸收。但是，一个半小时
后，大致等量的水才能通过
粘膜的腺体层分泌到胃中。
水从底层渗出，进入胃，为消
化食物做准备。消化固体食
物需要很多水。有了水，胃酸

才能分泌到食物上，酶才能
被激活，食物才能分解成均
匀的微粒状流体，进入肠道，
步入消化过程的下一阶段。

粘膜的腺体层面上有一
层粘液，位于胃组织的最里
层。粘液的98%是水，另有

2%的固体是吸附水分的“架
构”。这个叫做粘液的 “水
层”是天然的缓冲区。它下
面的细胞分泌出碳酸氢钠，
碳酸氢钠被水层吸收。当胃
酸通过这个保护层时，碳酸
物就会发挥中和作用。

含水量充分的粘膜保护

层可以保持重碳酸盐并能中
和试图通过粘膜的胃酸。脱水
状态下的身体，其粘膜保护层
作用低，就会允许胃酸渗透，
造成粘膜损伤。补水会为粘膜
提供防酸保护层，比市售的任
何药物都更有效。这一化学反
应能生成大量的盐，盐分太多

会改变粘液“架构”的附水特
性。过多的中和反应和盐的沉
积能使粘液物质颗粒不均，粘
性降低，于是酸就会渗透到粘
膜层，引起疼痛。

水渗过粘液层是一个自
然过程，很像对粘液层的

“反向冲洗”，为的是清除沉
积的盐分。这一过程非常有
效，当水渗过新的粘液时，就
从下面使粘液层复水化。这
种又新又厚又稠的粘液是天
然的盾牌，能够阻止酸对胃
的侵害。因此，水是防止胃酸

侵害的惟一天然手段。而抗
酸剂则依附于胃酸，它的防

护是没有效用的。
我们终于明白了，人体

内有“饥饿疼痛”信号，也有
“缺水疼痛”信号。不幸的
是，人们把“缺水疼痛”叫做
“消化不良”，用各种药物对
付它，于是，由脱水引起的新

陈代谢紊乱损害了十二指肠
或胃的组织。用抗酸剂缓解
疼痛是普遍认可的方法，甚
至在超市里人们也能买到这
种非处方慢性毒药。

专家们在瑞典的研究结
果表明，患有典型消化不良

性疼痛而没有患溃疡的人，
不管吃什么药，安慰剂也好，
抗酸剂也好，甚至阻断组胺
活动的药物也好，结果是一
样的。换句话说，不管是抗酸
剂，还是更强的药物都没有
多大效用。在人体的这一生

理过程中，人们应当慎重对
待脱水信号，切忌滥用药物。

水很可能是缓解病痛的
惟一有效物。如果我们仔细
寻找其他的症状，还会发现
更多缺水信号。不要认为消
化不良性疼痛是局部的、孤

立的现象。在所有病例中，消
化不良性疼痛都是脱水的信
号———身体缺水的信号———
即使同时出现了溃疡。只要
饮水后疼痛就能减轻，再有
足够的饮食，溃疡肯定会在
一段时间内自动康复。

有人说溃疡是感染造成

的。我经过研究认为，所谓的
造成溃疡的各种曲线形细菌
其实只是人体的共生物，天
生就住在肠道中。脱水直接
抑制了免疫系统，它们才可
能趁机占据上风。你看，我们
健康时，肠道细菌与我们共

生共长，为我们的身体制造
大多数不可或缺的维生素。
我们身强体壮，它们就做出
贡献。可在人体脱水时，它们
就会在我们的消化系统，尤
其是在十二指肠连接的“阀
门”处，也就是许多组胺神经

聚集的部位，造成溃疡。组胺
产生的荷尔蒙越多，对曲线
形细菌越有利。与此同时，受
神经严格监控的强酸胃容物
从胃流向肠道。不论怎么说，
并非所有溃疡部位都有“螺
旋形细菌”的存在。许多人

的肠道里都有螺旋杆菌，但
是，他们并没有得溃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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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海水就应该

是蓝的，森林就应该是绿的，
鸟儿就应该在天上飞，鱼儿就
应该在水里游，男人就应该让
着女人，家庭应该是和睦的，
夫妻应该是相爱的。那是因
为，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幸福的
家庭。

我敢说我的爸爸妈妈是
世界上少有的模范夫妻。从小
到大，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吵
架，也没见过他们红脸。他们
的感情特别好。举个简单的例
子吧，当年的物质生活不像现
在这样丰富多彩，普通人家吃

鸡多半只在逢年过节和特殊
的场合。而我们家杀鸡，必有
一只鸡腿会放在我的小碗里，
另一只鸡腿，老妈总是夹到老
爸的碗里，这已经成为惯例。
只是，每到这时候，老爸就会
趁老妈不注意，把那只鸡腿又

夹回到老妈碗里。他们这样卿
卿我我的场面我从小就看在
眼里。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
是真正的夫妻，他们的幸福生
活就是我将来的人生目标。

我出生在 G城。那是中
国南方的一个普通小城。我老

妈是 G城人民医院的妇产科
主任，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夸
张一点说，G城的年轻人有一
半是老妈接生的。老妈刚过了
知天命的年龄，是个事业型的
优秀女性。

老爸是 G城设计院的一

名设计师。这座小城不少建筑
都是我老爸设计或参与设计
的。老爸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五十多岁的人了，看着只有四

十出头，模样跟他的人品一样
含蓄，就像橄榄可以长久地品
味。他是老三届，曾经在东北
插队，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凭

着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的第
一批人。他修养好，待人宽厚，

最重要是对母亲那份深厚的
感情。

在外人看来，我老爸沉默
寡言得有些老实可欺，可当年
有一件事一下就把大家都震
住了。那是高考放榜的时候。
那年我们省进 C大的分数线
是 620分，而放榜时我的分
数只有 619分，只差一分哪，

一分之差就要与我的梦想擦
肩而过。

当时我都快疯了，老妈也
傻了眼，只有老爸沉得住气，
他仔细问我考试经过，又耐心
帮我分析考试得分。最后发现

问题就出在数学上。要说其他
科目我没有太大把握，可数学

我有。我绝对清楚自己错了哪
几道题，错在哪里，为什么错。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分
数比原先少。

老爸不声不响去了高考

办公室，接着又去了 G城教
育局，最后据说都惊动了省
教育厅的领导。谁也没想到
像老爸这样一贯谦让低调的
人，愣是在万人之中把我的
卷子找了出来，让高考办重
新判卷。这么一来，峰回路

转，我的分数由 619分一跃
成为621分。我终于被北京C
大录取了。

这件事一想起来我都感
到后怕，如果没有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老爸，很可能我至今仍
在悔恨中饮泣。不言而喻，我

找男朋友的标准会是什么了。
我跟方立民是在大二的

时候认识。那天中午去学生
食堂特别晚，平时排成长龙
的列队已经没了。我匆匆来
到一个窗口对里面的卖饭阿
姨说，要一个狮子头和一份
圆白菜。眼看卖饭阿姨走近
长条台案，手还没伸出来呢，

条案上放着的最后一份狮子
头就被旁边一个年轻服务员
端了起来，咣的一下倒进一

个白色搪瓷大碗里。当时我就
失望地叫了一声。

卖饭阿姨端着一份圆白
菜走回来问，怎么办？狮子头

没了。我忍不住扭头朝旁边的
窗口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灰色
羽绒服，脖子上挂着一条黑围
巾的男生也朝我看来。想必我
脸上的表情特别难看，心里更
是抱怨连连，没想到那个男孩
突然朝我笑道，哎，你也想买

狮子头吧？要不给你，我还没
动过呢。我立时喜出望外，真
的吗？他马上把碗送到我面前
说，你拿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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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并不想花太多时间

去引诱女人。对他来说，性即
食物，他不愿意玩那些浪漫的
游戏，只肯为了食物去餐厅排
队等候。他与芭芭拉的爱情却
有所不同。他表现出了从未有
过的温柔和呵护的一面。

那年秋天，为了完成学

业，她回到了圣迭戈，满以为
自己与阿诺短暂的恋情已经
结束了。阿诺开始给她在女子
联谊会的宿舍打电话。当她的
姐妹们在校园舞会中度周末
时，她却飞到洛杉矶与自己的
健美男友相会。

芭芭拉毕业后，她那些女
子联谊会的姐妹们大都步入
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她却来到
了洛杉矶从事文员工作，同时
继续与阿诺的浪漫爱情。她也
想结婚，但她觉得她最大的问
题不是她那位崇尚自由的男
友，而是他的室友哥伦布。这

两个欧洲人是黄金搭档。他们
都天性活泼，不管是在戈尔德
体育馆，还是在海滩，他们都
争着讲笑话，互相套近乎，又
互相挑战。芭芭拉知道，要想
她和阿诺的好事有个圆满结
果，她就得设法将阿诺与哥伦

布分开。“责备哥伦布比责备
阿诺要容易得多。”芭芭拉说
道，“因此，我想大约有整整
一年时间，我和哥伦布都试着
不跟对方说话。”

哥伦布代表了自由的、不
受约束的健美运动员生活，他

具有欧洲式善感，对于这一
点，芭芭拉永远不能完全理
解。“每当阿诺用德语说话
时，芭芭拉都以为我们在谈论
她。”哥伦布说道，“可我们并
不一定是在谈论她。”几个月
以来，在阿诺和芭芭拉之间进

行着一种困难的、微妙的协

商，这种协商主要是在沉默中
进行的。最终她同意了一种解

决方法，尽管这方法与她从小
就信奉的所有价值观相违背。
为了这份爱情，她已经付出了
她的纯真，现在她同意：如果
阿诺放弃与哥伦布同居一室，
她将与他一起生活，并且在他
做好结婚准备之前不用婚姻
来约束他。于是，他俩搬到了

一起，首先住在圣莫尼卡的第
六街，后来搬到一套六居室的
房子里。

在与阿诺一同生活的五

年中，芭芭拉描述的他们的生
活跟韦德和阿诺在 《肌肉运

动与力量》 杂志中所描写的
完全不同。他并没有在每晚狂
欢痛饮，或者在威尼斯的海滨
人行道上闲逛，或者鬼鬼祟
祟地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很忙，但也很顾家。他向芭
芭拉学习。他不仅深爱着她，

同时也喜欢她，渴望她的陪
伴。他喜欢她的父母，而他们
也开始喜欢他。“他很直
率。”她回忆道，“他并不真
的喜欢喝酒。我的意思是，他
会喝点儿啤酒。那啤酒很多
是用大麻做的，但他决不会想

到独自一人喝。”
从很大程度上说，阿诺就

像一台学习机，大量地吸收生
活经验，把那些有用的部分转
化成自己的东西。

芭芭拉刚刚结识阿诺时，
他几乎连一句没有语法错误

的英语都不会说。她不仅帮他
纠正口语，同时还帮他写东
西。渐渐地，他学会了如何与
别人交流，一次又一次反复地
修改自己写的东西，直到它们
文雅得体。甚至一些以英语为
母语的人都很难写得这么好。

十年后，当阿诺跟玛丽
亚·施赖弗结婚时，一些观察
家可能会以为，是肯尼迪家族
向阿诺尚未定型的灵魂灌输
了一些社交意识。其实，他这
些年就已开始参与一些社会
活动，造访监狱，考虑如何改

进自己钟爱的健美运动。当芭
芭拉说她想回到学校去当一
名教师，然后考一个中学教师
资格证和研究生学位时，阿诺
热情地支持她。阿诺帮她付了
学费。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年
里，她每天都开车去洛杉矶东

部教移民子女学英语，阿诺为
她感到很自豪，同时为自己能
帮她得到资格证而骄傲。

HIEJK

吃过早饭，袁真就在家

里等着丈夫方为雄。她想和
他照个面，然后去省城的市
一中看女儿。女儿方明长相
清秀，聪明文静，几乎继承
了她身上的所有优点。凡遇

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只要见
上女儿一面，她心情就会悄
然好转，女儿就像是她的情

绪调节器。
然而等到九点钟，还不

见方为雄回家。袁真懒得等
了，开始收拾简单的行装。不
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方为雄
开始夜不归宿的了。开始，方

为雄还会告诉她一声，说是
有应酬，后来，就连招呼都不
打了。他在外面做些什么，她
从不盘问。曾经还算不错的
夫妻关系何以演变至此，她
说不清，也懒得去想。

她在茶几上留了张字条，

然后提起包准备出门。这时方
为雄回来了，劝她不要去，说
看多了会影响女儿学习。他想
和她聊聊，沟通沟通。袁真放
下包，坐到沙发上：“有什么
话，说吧。”方为雄在她身旁
坐下：“你就真的不想知道，

我在外面做了些什么？”袁真
就说，你看我问过你没有？方
为雄摇摇头说这正是悲哀的
地方，说明她根本不在乎他
了。哪有妻子对丈夫夜不归宿
不闻不问的？

袁真说：“怎样生活，那

是你的自由，我不想干涉
你。”方为雄说：“谢谢你给
我这样的自由，但我从没滥
用过这种自由，我在外面从
不胡来。”袁真嘴边露出一
丝嘲笑：“从不胡来？”方为

雄说：“如果你认为我那些
应酬，打牌，喝茶，唱歌，洗
脚，都是胡来的话，就算是胡

来了吧。不过有一条，我从没

有过女人。”袁真说：“可是
你身上有女人味。”方为雄

愣愣神，抽了抽鼻子说：
“噢，昨晚陪局长打一通宵
牌，刘科长身上香水喷得多，
沾上味了。”袁真侧身瞟了
他一眼，他的眼神有一丝慌
乱，他的耳根下有一抹月牙
形的暗红色的痕迹，她是女

人，她知道那是什么。她心里
像有根藤被扯了一下，但她
什么也没说。方为雄说：“你
放心，你不在乎我，我还是在
乎你的……你不要老是这也
看不惯，那也看不顺眼，好像

只有你正派，别人都是贪官
似的……” 袁真说：“不是

吗？你们局长不贪，你也不
贪？”方为雄涨红了脸：“我
这算个什么？你知道人家当
官的过一个年，收多少礼金，
住一次院得多少红包吗？退
一万步，即使我贪吧，我贪又
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这个

家？我们两个人的月工资加
起来还不到三千块，方明的
学费加上全家的生活费，刚
好用得精光，一点盈余都没
有！”

袁真撇撇嘴：“都是那点
可怜的实际利益。”方为雄

说：“可是谁缺得了实际利
益？你鄙视别人，你清高，可
别人会说你吃不到葡萄说葡
萄酸！你的那些同学，见你至
今没有个实职，不是都怀疑
你不是犯了错误，就是得罪
人了吗？所以，你做人的方法

是有问题的。”袁真想想说：
“我早就不想改变你了，你也
不要奢望改变我。我们能做
到相安无事，就已经不错了。
你的脖子好好洗洗，把那东
西擦掉。”方为雄摸一把脖
子：“什么东西？”“你生活

的印记。”袁真说着转到卧
室里去了。

方为雄折到卫生间，往
镜子里一看，脑子里嗡的一

声响。在他右耳下的颈子上，
一枚唇印赫然在目。肯定是
该死的刘玉香弄上去的。他
扯过毛巾，狠狠地将它擦掉，
急急地走进卧室，红着脸说：
“袁真，你听我解释。”袁真
坐在梳妆台前，头都不回：

“没这必要。” 方为雄说：
“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是他们
开玩笑，扯疯弄上去的！”
“你我都不需要原谅什么，不
过，从今之后，我们分床睡
吧。”说罢，袁真拿起包就出
了门。


